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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房，还是买车？
2007年9月6日 星期四 晴
这段时间，我们的客户群也渐渐地扩大

了。随着客户的增多，我们每天都在忙碌
着。从开门市到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近五
个月，但这五个月，仿佛一晃就过去了。

现在我们有了固定的客户群，不论是
桥架还是线材，销量都在逐月增加。最近
一个月，门市销量创纪录地达到了四十多
万元。我相信这个纪录会不断被突破，一
个美好的未来，基本上被勾勒出来了。

2007年9月26日 星期三 多云
这些天，周媛电话不接，短信不回，离

婚的结局似乎已定。我像一个被宣判的犯
人，忐忑不安地等待着被执行的那一天。

幸运的是周媛并没有通知我离婚，
我和她又回到了年初冷战的状态。我心
里暗暗高兴，看来周媛还是没有下定决
心和我离婚。于是我时不时地给她发条
短信，不断解释那天晚上失约的原因。
也许她看见我的短信就删了，但总有漏
掉的时候吧？我没有其他办法，也许只
有时间，才能慢慢消除她的怒气。

我不再多想，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生意
当中。利用空闲时间，我还学会了开车，拿
到了驾驶执照。原来我迫切地想买一套房
子，有房子，才意味着我在这个城市立住了
脚。但现在，我决定先买一辆车。房子也许
会不断涨价，但我自信，不论房价怎么涨，
应该不会比我生意的发展速度快。所以，
只要生意良性发展，房子终究是会有的。

有了产品，也有了部分客户。现在，
我需要效率。一天只有十来个小时的工
作时间，有了车，跑得快一点儿，我就能
把十几个小时的时间变成二十个小时。
所以，眼前对我来说，车比房子重要。毛

梅打来电话，说她有一个朋友恰巧要卖
车，我打算买下来。

2007年10月11日 星期四 晴
上个月，毛梅把车开过来了。车不错，

较省油，操控也还行。有了这辆车，似乎人
突然变得高大起来，自信心也增加了不少。
开在路上的时候，我怕别人从外面看不见
我，便故意不摇上车窗，想要显摆一下。

在拥堵的时候，其他司机都很烦躁，
我的心情却出奇的好。有时候我还要伸
出头去，和旁边的司机笑着招呼一下。其
实我们并不认识，我只是心情好而已。有
了车，办事效率高了不少。当老客户打电
话找时，我总能迅速地出现在他们面前。
老客户都笑着说：“有了车就是不一样
啊。”我说：“主要是为了更快更好给你们
服务才买这车的。”客户们就说：“不错不
错，祝你生意越做越好。”虽然都是一些客
套话，但我听起来却特别受用。

我们得承认一个人的精神力量。当
你心情好、走路都哼小曲的时候，你工作
起来就特有信心。你骨子里散发出来的
自信，会感染和你打交道的人。

我觉得我买车之后，就处于这种状
态，做事劲头十足。精神头好，生意就
顺。我连续签了两笔电缆销售业务，加
上零星销售，买车当月，我差不多就把买
车的钱赚回来了。同时，我们的集团客
户越来越多。在和集团客户打交道的时
候，签订合同是我最头疼的一件事。客
户已经认可了我们的产品和价格，但是
他们不愿意和一个经营部打交道，说我
不具备法人资格，没办法和我签订合
同。于是我让弟弟去申办了一个公司执
照。我们申办的是有限责任公司，需要
三个股东。刚好，我们公司就三个职工，

这样我们仨就都是股东了。
2007年10月14日 星期日 晴
弟弟已经搬到小玉那里去住了，我

便独自一人住在弟弟以前的租住房。下
班后，我要么到弟弟和小玉那里去蹭饭，
要么约了毛梅一起喝酒打牌。有一点点
无聊，也有一点点快乐。

这天下午，赵均打电话约我吃饭。
近几个月来，通过我们的努力，帮赵均卖
了一些桥架，也积累了不少客户，大都是
建筑公司。这些公司将有可能是我未来
的长期客户，所以我总是要求赵均加强
质量管理。我怕因为质量问题而丢失客
户。但赵均的生意却不怎么好。由于钢
材价格一个劲儿地往上疯长，但桥架的
单价却起不来，赵均的工厂已经不怎么
赚钱了。他问我有没有兴趣承包他的工
厂。每个月交给他两万块钱，剩下的算
我的利润。承包期三年，满三年后工厂
归我。说白了，就是把工厂以分期付款
的方式卖给我。我有些心动。

赵均厂里的设备我清楚，都是在二
手市场买的旧设备。一个折弯机，一个
剪板机，一个冲床，然后就是焊机等小设
备。全部设备的价格加起来最多值三十
万元，再加上他库存的二十多万元的钢
材，整个工厂的实物最多值五十多万
元。而他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卖给我，却
要卖七十二万元。江浙一带的
人做生意就是精明。

美商独资公司睿智无限中国区首席代表突
然离职，主管销售的副总拉走一批团队和客户另
起门户，剧变中远在美国的总经理束手无策，市
场总监夏青青临危受命，挑起公司发展重任，公

司危机变成夏青青的个人机遇。职场中的人都会遇到各种选
择，从一家公司跳槽到另一家公司，从一段情感“跳槽”到另一
段情感。如何选择？选择的标准是什么？是诱惑还是疑惑？
夏青青的故事，或许可以给比她更年轻的人一些借鉴。

老康无权无势又年轻，坠入人生谷底，绝地反击，三年成为百万富翁。他
做的事，都没有难度；他遇到的机会，是我们天天都碰到的机会；他靠最平庸
的方式，经过3年坚持，最终成为百万富翁。老康成功的奇特之处，在于他做
的事没有任何奇特之处！从老康身上，你将学会那些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都
有的“特异功能”：从日常生活中认出遍地发财机会。一旦你拥有这种“特异
功能”，发财好比例行公事！

惊怵
悬疑

上世纪六十年代，身为新中国第一批地质勘探队员，我们被秘密选调到某地质工程大队。一纸密令，我
们不明目的、不明地点、不明原因，来到最老到的地质工程师都不能确认的中蒙边境原始丛林——该书描述
了地心 1200 米深处令人窒息的秘密——勘探队员永生难忘的地层实录。整个故事雄奇诡异、悬念迭出。

29

14

夏青青好像一下子
掉到了冰窖里

夏青青果真说服了
自己，不去计较以前的事
情，而张博文也表现得很
好。回想起来，夏青青觉
得，如果不是后来出意
外，两个人也许就会一直
这样生活下去了。结了
婚，生个孩子，有亲朋好
友，踏实而满足。

然而生活总是不能
像你想象的那样一帆风
顺。就在夏青青认为一
切都已经风平浪静的时
候，暴雨说来就来了。这一天，夏青青在北京饭店做个现场发
布会。本来活动是安排在嘉里中心，但是主办方忽然决定在
北京饭店了。所以这几天把整个部门的人忙得人仰马翻。重
新联系场地、布置、改通知，这两天的晚上夏青青都没回家，好
在一切终于都安排妥当了。下午的发布会顺利进行，夏青青
忽然觉得胃有点不舒服，这才想起来，原来自己已经一整天都
没吃东西。她知道自己必须要尽快吃一点好消化的东西，然
后需要吃点药。不然胃炎一犯，那就有罪遭了。于是告了假，
买了点吃的和胃药，在大堂的休息处休息一下。

忽然，她远远看到前面熟悉的身影。张博文刚停好了
车，从车里下来往酒店走过来。一同下来的有个女孩子，看
上去长得挺清秀，长发，皮肤雪白，身材玲珑。这个女孩夏
青青认识，是张博文新招的销售助理。北外法语系毕业，人
挺灵活，听起来张博文很喜欢她。两个人走得急匆匆地，一
路说着话，并没有注意到坐在不远处的夏青青。

“一定是他们约的客户也在这儿。”夏青青跟自己说。
这些日子以来，她已经尽量克制自己，不要往不好的地方
想。她觉得两个人交往，前提就是要互相信任。张博文说他
改了，自己就不应该再怀疑什么。否则两人的关系就难以维
系了。然而在他们身后的夏青青，还是感觉得到氛围不对。
张博文和女孩虽说没有什么特别亲密的动作，但是女孩看张
博文的眼神充满了爱慕与羞怯，张博文看起来很平静，偶尔
在女孩耳边低声说句话，女孩就红了脸，笑个不停。

他们先走到了前台，然后似乎是在等什么，接着，夏青
青看到张博文拿了房卡，两个人往客房部的电梯走去。夏
青青的心好像一下子掉到了冰窖里，冻得她浑身打战。“不
会的不会的，一定是他们约了客户住在这儿。他们一定是
去拜访客户的。”心里这么想，她还是情不自禁地朝他们走
去。远远地看见，他们一边等电梯，一边说笑。说着说着，
女孩渐渐地离张博文越来越近，几乎快要靠在他身上。接
着，他们的手悄悄地拉在了一起。似乎是有点怕被别人看
到似的，他们只牵着手指，随时准备松开的样子。

那钩着的手指仿佛电棒一样，击得夏青青完全动不了
了。她站在那里，浑身僵硬，咣当一声，手里的饮料掉在了
地上。听到声音，张博文抬头看了一眼，这就看到了面如死
灰的夏青青。他像膝跳反应一样一下子甩开女孩的手，本
能地叫了一声“青青”，接着就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那女孩已经意识到了什么，脸涨红着不说话。于是三
个人就这么看着，张博文想解释一下，干巴巴但故作镇定地
说：“我们约了客户在这儿，你不是在嘉里中心做活动么？”
张博文这么一说，夏青青倒像是被解除了魔咒似的，能够喘
一口气了。她盯着张博文的眼睛十几秒钟，然后什么也没
说，扭头走了。

这一次夏青青倒不觉得像第一次那样难过了。虽然也
是在家里煎熬了好几天，但她逐渐想明白一个道理，遇到这
样的事情不能怪别人，要怪的只有自己。其实第一次发现
张博文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她就应该明白，与其说是张博
文品性不好，倒不如说是他根本不够爱自己。一定是因为
对自己有不满，才会从别的女人身上寻找慰藉。如果自己
对他的吸引足够大，那么他也不会再看别的女人了。就好
像自己是那么的喜欢他，以至于其他任何男人在自己身边
自己都看不到了。这样的感情才是爱。

所以其实不存在给不给他机会的问题，如果他不爱，或者
不够爱，或者是他自己以为爱但实际上不爱，那么他就注定了
一直会被别的女人吸引。从第一次，自己就应该认识到这个
问题。而自己不够聪明，当时没有意识到，结果自讨苦吃，又
被伤害一回。伤心吗？当然还是伤心。可是她觉得已经用不
着再去追问张博文“为什么又跟别人在一起”之类的傻问题。
她还是伤心，但是为自己。自己爱了一个不爱自己的人，那就
只能说，所有的伤害都是自找的。自作孽，不可活。

周日的早上，夏青青突然想明白了很多问题，这些问
题让她豁然开朗，以前郁积在心头的阴霾仿佛开始消
散，阳光开始一点一点照进她沉闷的心里。原来只要七
天，夏青青想，七天就是个轮回，经历过几次，才
可以得到重生。

大家被突然响起的电话吓得不轻
事实证明老唐这老工程兵的经验是

相当牛逼的，我们顺着电缆，靠着洞壁一
点一点前进，不久就出现了应急灯，显然
到了这里，洞穴的开发程度已经相当高
了。这没有平稳的交通是做不到的。再
往前漂了两三里，出现了大量电缆在头

顶上汇集的场
面。查看之后，
老唐说这里附
近肯定有一台
发电机。

果不其然，
我们转过一个
转角后，看到了
一个比较大的
水泥脚手架架
在洞壁上，洞壁
下的水里有一
个很大的落水
洞，四周围着铁
栅栏，电缆就通

到那个落水洞里。老唐说发电机就在
洞里，这里是一个配电中心，从里面出
来的几条电缆，肯定有一条是通向洞穴
的尽头的。

这时候眼尖的就看到水泥脚手架
上，架着哨岗、铁丝网和探照灯，那架子
下面，还有简易的铁梯。脚手架的下
面，有两个军用帐篷和我们很熟悉的睡
袋和背包。这些东西一看就不是日本
人留下的，而是最近才搭起来的。老猫
马上站了起来，对老唐说：“靠过去。”我
们走过去，发现那些帐篷果然是我们解
放军的，这是一个临时的宿营地。果然
有一支勘探队比我们早进来了。这里
有帐篷，说明这支勘探队里有女性队
员，而且应该不止一个。袁喜乐他们进

来，应该到达了这里。
老猫下令搜索，跟着他来的工程兵

开始分散开去，很快就有了发现，我们顺
着铁梯爬到架子的第二层，那里有一个
用沙袋搭起的掩体，里面有一个休息室，
地上凌乱无比。我们在那里看到了交错
的电线、床和军绿色的写字台，一边的架
子上有军用摇杆电话，甚至枪架上还有
一支锈得好像铁棒的枪。

我们仔细地找了一圈，除了一些不
太旧的生活用品外，没有任何新发现。

我们几个人一合计，让工程兵以这
里为中心，开始搜索。就在我们准备走
出掩体的时候，一连串清脆的“丁零零”
的声音，好像炸雷一样突然在掩体里响
了起来，我们全部头皮一麻，朝后看去，
原来放在架子上的那台老式摇杆电话，
竟然响了。全部的人都被这突然响起的
电话铃声吓得不轻，连一向不阴不阳的
老猫，都是极度面色惨白。

当时站在电话边上的一个小战士吓
得面如土色，手就在那里发抖，条件反射
下就想去接，但手伸出去铃声却又断了，
他就没敢动。老唐回头，叫了一个兵过
来：“小赵，你是不是当过电话兵？看看
这电话！”那小兵点头，走过刚想抓起电
话，突然“丁零零”，铃声又响了，王四川
不耐烦了，说了句“谁怕谁”，上去就把电
话接了起来，放到了耳朵上：“喂！”王四
川喂了一下之后，就没有说话，而等了一
会儿，里面真的回出声音，却不是人的回
答。那是一连串急促的静电音和很多无
法形容的声音组成的噪声，好比一个人
用高频率在咳嗽。我们一个一个把电话
拿过来，听了很久，不知道这是什么声
音。但是，那声音却是有规律的。

当时根本就没有摩斯电码这个概
念。电话里的声音持续了四十五秒之后

再次消失，王四川把电话挂了回去，我们
围在电话边上，以为它会再次响起，然
而，之后的两小时，电话并没有响起来。

老唐在这段时间里，让所有在附近
的工程兵马上查看电话线路，他们找出
去十几米，发现电话线就并入了那条巨
大的电缆里，一直向洞的深处延伸下去。

老唐还给我们找出了一个唯物主义
理由，而且十分合理，他说，肯定是电缆
里面的电线和电话线搅在一起了，刚才
他派人去弄发电机，肯定是在摆弄的时
候，电流突然加大，击穿了绝缘，电话铃
才响的。那些有规律的声音，可能就是
电路里静电的噪声。裴青没有接受这个
解释，他还是盯着电话，对老唐摇头，脸
上露出了一种高深莫测的表情。

老唐看他这举动，感觉到奇怪，问他
什么意思？裴青做了一个让我们吃惊的
举动——只见他拿起了电话，然后小心
翼翼地开始摇动摇杆，逐渐加快。他竟
然打了回去！无声持续了大概十几秒，
电话中又响起了声音，同样是那种无法
形容的声音。

裴青听了一会儿，把电话举到我们
面前，让我们去听那连续的咳嗽音，然后
慢慢地说道：“这里面的声音，你们听，啪
啪啪啪，啪，三四秒重复一次。”他抬手看
表，“每重复一次，时间一秒都不差。”他
看向我们，“对面不是人，电话线的回路
上，有一台自动发报机。”

“你肯定？这声音是电报？”老猫看
向裴青，眯起了眼睛。裴青点了点头，转
头看小赵：“你们电话兵，基础训练里有
没有背过电报码？”小赵点头，但是露出
极端为难的表情：“可是基础训练，我差
不多都忘记了。”“那你听码总不会忘记
吧？”裴青把话筒给小赵，对我们
说，拿纸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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